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谦虚求实、以学为业——纪念黄明信先生 

 

柳  森 ①

黄先生为人谦虚谨慎、实事求是。对于一个矢志不渝的学者来讲，谦虚谨慎是必不可少

的成功要件。黄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，自幼便接受良好教育，分别就读于北师大蒙养园、女

师大附小、男师大附小、北师大附中、天津南开中学、清华大学。其教育求学经历令人称道，

但黄先生对此却从未沾沾自喜、洋洋自得，而始终低调从容、从不夸耀。在清华大学求学期

间，黄先生虽风趣幽默却谨言慎行，其清华校友、美籍医学家林从敏评价为：“在清华园二、

三年级的两年中，我与明信每日皆有接触机会，他慎言谨行，非但不是北京俗语所谓的‘聊

子’，而且是言之有物、持论有据之人。原来南开同学们所谓之‘聊子’只是他轻松、游戏

的一面，而他严肃的一面是对史实的追求。”

 

 

黄明信先生的逝世，是中国藏学界的一大憾事，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领域

的一大损失。因专业调剂，我有缘初入藏学研究之门，在读硕士、博士研究生期间，即已久

闻黄先生大名，也曾认真拜读过黄先生大作，但直至 2015 年春节前夕，才因陪同领导前去

慰问之机，有缘得见黄先生本人。清晰记得那时，黄先生悠然自得地倚在床边，旁边还有那

台他每天用来记录梦境的笔记本电脑，黄先生面带微笑，问我师从何处？如今，黄先生驾鹤

仙逝，而其微笑画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。黄先生学问宏深，非我之浅学所能评判，且自黄

先生逝世以来，已有多位同事专做追忆共处文章，因此，我谨作此拙文，以表景仰之感、悼

念之忱。我觉得，作为供职于古籍馆民语组的后辈，我需要向黄先生学习之处不胜枚举，不

仅应学习其谦虚谨慎、实事求是的做人之法，还要学习其融会贯通、博采众长的为学之术，

更要学习其与时俱进、老有所学的生活之道。 

 

一 

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少数民族语文组。 
②林从敏：《记知友黄明信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66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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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先生从事藏学研究，并在藏族天文历法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，其成果为学界广泛赞

同，他却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之风。曾于清华大学就读期间与其同处一室的著名历史学家何炳

棣，在 2005 年 6 月 18 日致黄先生的信中言及：“谈到你的《西藏的天文历算》，仅仅读了‘概

况’之后，就知道你的天文历算的通识是坚实的，能把基本道理明明白白地讲出，这当然更

表现在你的专识中。总之，我们同屋两年，借此机会对你作一总的评忆，全是肯定的。希望

你把写作计划全部予以实现。”①对此，黄先生在 2009 年 8 月 17 日致林从敏的信中自评道：

“信中对我所赞美者已是半个世纪以前之事，五十年来‘藏学’已经蔚为‘显学’，后起之

秀，国内国外数不胜数，研究的领域日益宽阔、深入，早己超过我的成绩。我现在仍特别受

到尊重的只有‘藏历’一门了。我还有资格对各种辞书（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）里的‘藏历’

条提出批评。所以我的三册《藏学文集》（转送给国会图书馆的居密我赞成）里有两册都是

关于藏历方面的，其他方面的较少，与各方面对我的期望相差甚远，非常惭愧。这是实情，

并非过于自谦。”②

同时，通过刻苦研学，经由辩经环节考取“绕绛巴（rab-vbgams-pa）”学位，这足以证

明，黄先生的藏文水平在汉族学者中已属翘楚。1950 年，黄先生调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

参事室从事翻译工作，1951 年，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过程中从事《中央人民政府和西

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》（简称“十七条协议”）的藏文文稿翻译工作，此

后还担任第一、二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文翻译组的主持人之一。1953 年起，调入

民族出版社工作，任藏文编译室副主任，参与整理《五体清文鉴》，主持编纂或参编《格西

曲札藏文辞典》等藏语字典多部，其藏文水平可见一斑，但黄先生却对此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

从不炫耀。对于黄先生这种谦虚谨慎的性格，何炳棣先生在 2005 年 6 月 18 日的信中写道：

“总之，我要一份（应不限于一页）你的履历。我准备在下期十级通讯中，专写你一篇。我

因 1937-38[年]在上海光华借读，不太了解你决心习藏文的经过。不要对藏文的修养水准太

谦虚，讲实话最好。有关藏历和大英博物馆的邀请修正文章等等，我都准备公诸于世，并代

催问何以《吐蕃佛教》尚未刊出。有暇可能致任继愈一信代你催催。”

由此，黄先生谦谦君子之风跃然纸上。 

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《黄明信先生与友人通信选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79 页。 
②《黄明信先生与友人通信选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86 页。 
③《黄明信先生与友人通信选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83 页。 

此外，在同事们的

记忆中，黄先生总是安坐在办公桌前，从事业务工作与个人研究，并对年轻同事的请教总是

有问必答，但却从未因熟谙藏语文而“逞强称能”、“刻意卖弄”。黄先生作为一名学富五车

又历经风霜的学者，又怎会以那种低幼的方式来彰显文化个性？谦逊的黄先生终归是一位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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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研究大家，而不是一名沉迷于语言学新鲜感的译者匠人。 

值得一提的是，关于黄先生在拉卜楞寺求学并获得“绕绛巴（rab-vbgams-pa）”学位的

“传奇”经历，始终为学界及友朋所津津乐道，但黄先生却在此炒作与浮夸之风渐行的社会

环境中，始终做到了“实事求是”、不为所动，这一点尤为可贵。身为汉族学者的黄先生，

从未因其在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八年学法的非凡经历而沽名钓誉，更未因其通过刻苦学习而获

得“绕绛巴（rab-vbgams-pa）”学位的不凡成绩而四处宣扬。众所周知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党

和政府因地制宜，适时调整民族政策，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环境等诸多方

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近年来，伴随着民众生活水平提高、网络知识体系扩展，民众对多元

文化的关注愈发热烈。同时，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，部分民众“信仰缺失”情况日益显现，

加之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渲染，从而在一些大中城市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以“神秘”的藏传

佛教为文化符号代表的“藏文化热”。虽然其中也出现了一小部分人将崇信活佛视为文化时

尚且略带盲目性的“活佛热”，但这确实是一个外界不断增进对藏传佛教了解的有利契机。

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下，年近百岁的黄先生并未因其在藏传佛教寺庙的传奇经历而“自恃其才”，

更未像极少数所谓的“权威大家”因热衷名利而依仗年高，对外界的一些无知式的曲解与夸

张式的宣传而故意“装聋作哑”并“坐收渔利”。 

对于 1940—1948 年在拉卜楞寺的经历，黄先生始终秉笔直书。一方面，黄先生直言其

入寺学习，并非是因为超脱俗世、心血来潮或期望依靠所谓时髦的“信仰”来“博得关注”，

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藏文、了解藏传佛教，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生计方面的考量。对此，黄先

生写道：“我去拉卜楞不是为了信仰：第一，李安宅的研究毕竟从寺外，再深入必须从寺内。

第二，经济，中英庚款的收入主要来自粤汉铁路的投资，战争时期，收入锐减，研究补助费

停止，我的计划落空，就此撤退，于心不甘。当地就业，不能专心学习、研究。入寺后的收

入，还勉强能维持生活继续学业，于是受戒出家，进入寺院。”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黄明信：《我的藏学人生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24 页。 

另一方面，对于外界不甚

了解甚至曲解其考取该寺“绕绛巴（rab-vbgams-pa）”专业学位一事，为了消除误解，黄先

生毫无隐晦地予以明确澄清：“我看有一个地方介绍我说我考过‘拉然巴’，拉然巴在拉萨是

最高的学位，他们以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在拉卜楞 8 年，一定是得到了最高学位了，其实不然。

拉卜楞的学位跟拉萨不大一样，拉萨那儿是拉然巴、措然巴、林赛、朵然巴，四级。拉卜楞

那儿只有两个，一个叫绕绛巴，一个叫朵然巴，朵然巴在拉萨的话是第四级学位，比较低的，

在拉卜楞呢是比较高的。为什么叫朵然巴呢，是指台阶，要经过二三十年吧（待位）。‘绕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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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’这个名词，说翻成博士是最合适的，是广博、渊博的意思，可是不能翻成博士，翻成博

士就误会了，以为跟西洋的博士一样，所以我就用绕绛巴这个名字。”①

黄先生为学融会贯通、博采众长。黄先生在藏历研究方面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学界一致认

可和高度评价，但他却谦虚地对个人的学术研究的评价为“夹生”。他在自述中写道：“我一

生作学术研究，研究的成就自评两个字——‘夹生’。我从全国最知名的两个大学之一的清

华大学毕业后，在藏传佛教的重镇拉卜楞寺学习 8 年，这个学历足够欧美学历的‘博士后’

（硕士 2 年、博士 3 年、博士后 2 年，共 7 年）。其后又在民族出版社藏文室、国家图书馆

民族语文组做研究馆员，都是文化单位，按说我对于藏族文化的研究应该有较高的成就，但

是惭愧得很，我的所谓研究成果总的说来是夹生的。即以我晚年知名度较高的藏历方面我也

并未完全吃透。”

由此，我们不仅见

到了一位百岁老人的淡泊名利与坦荡胸怀，更看到了一位学者大家谦虚谨慎与实事求是的做

人之法。 

 

二 

②

黄先生受著名藏学家李安宅先生指引，前往拉卜楞寺潜心学法，其藏文、因明学基础均

来自于当时的专业研读，同时，黄先生注意兼收并蓄、活学活用，这在其早期求学阶段即已

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黄先生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。在严于律己的基础上，

黄先生之所以能在藏学界少有人涉足的藏历方面取得重大成就，正是得益于其为学的融会贯

通与博采众长之术。 

藏历（bod-kyi-rtsis-rig）直译为“算明”，是小五明之一，狭义的“藏历”是指藏文的历

书，可分为两类，一类相当于精密年历，一类相当于民用年历。其中，精密年历属时轮系统，

民用年历则是印度时轮历和汉族时宪历、黄历以及藏族农牧谚语的混合体。广义的“藏历”

则包括天文历法、教历、五行占、音韵占等内容。其中，天文历法部分包括从印度引进的时

轮历和从汉族引进的时宪历。由此可知，诚然，藏语文是藏学研究的入门之钥，但藏历研究

是一种交叉学科，欲对其开展研究并取得成果，仅仅依靠熟谙藏语文是远远不够的，在熟悉

因明学的基础上，还必须同时涉猎藏族历史、宗教、文化、天文、历算等多种学科知识。显

而易见，这对于一名“半路出家”的汉族学者来讲，是多么大的困难与挑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黄明信：《我的藏学人生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29 页。 
② 黄明信：《我的藏学人生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66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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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积累。一方面，黄先生自小就对数学感兴趣，这为其从事藏历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。对

此，黄先生回忆道：“初中那个时候对数学大家特别有兴趣，放学以后，可以回家了，大部

分人都不回家，就在教室里头做习题，习题做完之后，有人再从别的书上找出题目来，写在

黑板上，大家就去做那个题目。我也是对数学特别有兴趣，我后来搞藏历研究和这就有点关

系。……师大附中数学我刚才讲了特别好。整个学校有一种风气大家都喜欢数学，……那时

候我的三婶教数学和化学，还有英文是柳太太，柳无忌太太教得挺棒的，我在南开中学学得

不错。”①

黄先生正是有了前期相对广博的专业积累，才为日后的专业研究提供更多的选择与必要

的基础。机缘巧合，黄先生“剑走偏锋”，选择了藏历研究。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《藏汉大

词典》的编纂过程中，编者又遇到了翻译人员不懂专业、专业人员不识藏文的老问题，于是，

编者找到了刚刚结束 20 年“强制劳动”的黄先生，“我想，我的藏语好，当年数学基础也好，

应该能够解决，就毅然承担下来”

另一方面，其时清华大学具有多元的学术氛围与灵活的素养训练，对此，黄先生

说：“清华历史系那个时候的系主任是蒋廷黻，他主张学历史不要太窄，基础要宽，政治、

经济、社会各方面都得要有基础，所以我学过《经济学概论》、《社会学原理》、《政治制度》。”

而这正为黄先生日后形成涉猎广泛、海纳百川的学术风格，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引导与外部环

境。 

②。以此为契机，黄先生在藏历研究方面不断深入，但他

并未闭门造车、自我封闭，而是联合著名天文史学家陈久金先生，以更专业、更精准的视角，

于 1987 年出版了汉藏双语《藏历的原理与实践》一书。黄先生对其藏历研究的感悟是：“要

在某一方面的研究有所成就，最好自己对那方面的专业知识有些深入，最好与其专家结合，

单靠懂得藏文和一般的常识是不够的。”③

 

诚如其言，在当今“互联网+”时代，学术研究可

获取的信息资料更加多元、迅捷，而跨学科、边缘学科、交叉学科研究亦迎来更多的发展机

遇，但个人的研究能力与时间精力终归是有限的，因此，我们不能固步自封、萧规曹随，必

须走出门户的自我陶醉与文化的孤芳自赏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自觉的行动，将学术研究引

入深入，简而言之，即融会贯通、博采众长。由此，黄先生的这句感悟对于广大学者尤其是

年轻学人来讲，既是肺腑之言，又是经验之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黄明信：《我的藏学人生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15-16 页。 
② 黄明信：《我的藏学人生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37 页。 
③ 黄明信：《我的藏学人生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38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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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

黄先生生活与时俱进、老有所学。自从来到民语组工作，听闻同事们谈起黄先生，每每

提及当时他年近耄耋，仍积极自学计算机网络知识的经历。对此，据前同事彭学云先生回忆：

“大概是 1988 年前后的某一天，先生的办公室一上午都无人，这在先生来说是少有的事。

下午上班时，先生来了，我问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事，先生笑答：‘我在学打字呢。’那时，一

般称电脑为计算机，还是个新鲜玩意儿，见过的人很少。听先生说，他买了台‘286’计算

机。从此后，先生的研究著述全是自己在电脑上完成录入、排版、修改，直到今天仍是与互

联网相伴。”①

也许是受到中国藏学鼻祖于道泉先生的影响，黄先生对新鲜事物尤其是能够提高研究工

作效率的新技术并非固守传统、僵化排斥，而是非常敏感、主动学习，能够做到与时俱进、

进取不息。同时，黄先生还建议同窗何炳棣先生学习电脑操作，时年 88 岁的黄先生在 2005

年 10 月 30 日致何先生的信中说：“现在印度的中学教师可以通过电脑给美国芝加哥的中学

生改几何学作业，我想你在美国是有办法得到这些信息的，电脑computer的功能极大，我们

所需要用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，其键盘与英文打字机一模一样，学会它并不困难，我能

学会，你肯定能学会。即使你自己不会，找个人替你也不难。而且一张小小的光盘就容纳了

全部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，其搜索的功能等于有了很多索引，非常方便。建议你试试。”

 

②

此外，黄先生不仅利用计算机网络获取专业资料、浏览新闻信息，同时，他还熟悉网购。

黄先生家中本无其父黄立猷先生著作，“2011 年却从电脑网上购得台湾影印的《石刻名汇》，

再加购 2 册，送给二姐和书琴作为纪念”

 

③。同年，已 94 岁的黄先生在《〈五十四年絮语〉

续尾》一文中说明对个人藏书处理意见时，还提及一家当下著名购书平台，即：“图书馆不

留者，可交给孔夫子书店，如果有人在他们那里，看到某一种书，有兴趣，不论价钱高低，

哪怕是白送，都可以。物得其主，比化为纸浆好。”④

如今，黄先生离开了我们。怀想黄先生生平，我体会了一位百岁老人过尽千帆却甘于平

凡的风雨人生，更感受到一位学者大家自强不息又独树一帜的学术风采。无论是做人、为学、

由此，黄先生这种“活到老、学到老”

的与时俱进、老有所学的生活之道，着实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并继续传承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彭学云：《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——庆贺黄明信先生九十九华诞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

75 页。 
②《黄明信先生与友人通信选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83-84 页。 
③ 黄明信：《我的藏学人生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7 页。 
④黄明信：《专忆》，《中国藏学》2016 年第 S2 期，第 6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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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，黄先生都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。想见黄先生年近期颐依然思考不息、笔耕不辍、学

习不止，心中不禁景仰、难免凄然。黄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其扎实的学术著作，还有其不

懈的学术追求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在此，我将缅怀黄先生的精神财富，将其落实到具体

工作之中。 

 

（原载《中国藏学》2017 年第 3期） 
  


